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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童年时，我发现，时光
深处的蝉声是那样缠绵。

老屋门前的苦楝树，一次次
记录着蝉的过往。苦楝树老大、
老高，在暮春开过很多花后，枝
枝桠桠上全是夏天。

夏天的枝上，歇着一只肥大
的蝉。那蝉是从别的树上飞过来
的，是从别的村庄飞过来的。它
认定苦楝树，认定苦楝树枝。

我知道，蝉是夏天的一种响
虫 。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 它 就 会 发
声。吱——吱——，它的叫声有
时 尖 锐 ， 有 时 舒 缓 。 吱 —— 吱
——，它的叫声，像骤雨，又像
细雨。

有人把蝉声比作蝉歌，这样
的比法非常贴切。蝉声原本就是
一种贴近大地的歌声，原本就是
一种贴近伍家屋场的歌声。蝉一
发 声 ， 流 动 的 一 阵 阵 风 里 有 蝉
声；一眼望不透的玉米地里有蝉
声；高高低低开着荷花的池塘上
有蝉声。因为蝉声，伍家屋场的
夏天不再安静；因为蝉声，夏季
大把的日子又被一段段拉长、再
拉长。

每一个早晨，我都在蝉声里
醒来。每一个午后，我都在蝉声
里走动。

听 着 蝉 声 走 ， 踩 着 蝉 声 走 ，

我与声短声长的蝉声息息相关。
我经常一个人坐在苦楝树下

听蝉，在蝉声里渐渐入眠。
我在时光里慢慢长大。
回望少年时，我发现，时光

深处的蝉声是那样辽远。
树是蝉的家，树枝也是蝉的

家。苦楝树的树枝比我童年看见
的树枝少了，树枝的少没有妨碍
蝉的到来。蝉来了，只是，蝉歇
的树枝不再是过往的树枝。

少年时，跟追逐梦想一样追
逐 蝉 ， 追 逐 蝉 声 。 看 蝉 如 何 发
声，看蝉如何歇在枝上，除了看
门前苦楝树上的蝉之外，我还去
别的地方看。我一直沿着夏天的
路线走，走向蝉，走向更远的秋
天。就那样，我记住了蝉，也记
住了蝉声。

蝉声是有重量的。它一次次
重重地撞击过我家的老屋；一次
次重重地撞击过我一眼无法看透
的竹林；一次次撞击过远处山坡
上我种植的芝麻和黄豆……大凡
蝉声能撞击到的东西，它都要撞
击。

到黄昏，蝉声没了。
我一直观察过，蝉老死在秋

天。到秋天，蝉结束了自己的一
生，没了。随之，蝉声没了，蝉
把要带走的一切都带走了，伍家

屋场出奇地安静。我才知道，秋
已经很深了。

那些蝉声彻底消失在我童年
和少年的时光里。我在蝉声里挑
井水、抓鱼、拾稻穗；我在蝉声
里摘梨、打枣、吃瓜；我在蝉声
里假装午睡；我在蝉声里写暑假
作业；我在蝉声里追赶稻田里蹦
跳来蹦跳去的青蛙……所有这一
切，都与蝉声有关。

多年后，那棵老气横秋的苦
楝树不再。那些歇在苦楝树上肥
大的蝉不再。现在，我所在的伍
家屋场，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改
变，很多大树不再。

一到夏天，很多人感觉夏天
很热，纷纷坐在调着冷气的空调
房里吹着冷气，我也不例外。

我 以 为 ， 在 这 样 的 夏 天 里 ，
蝉不会再来了，蝉声也没有了。
所幸的是，当我在新屋门前的那
条小路上走走停停时，我发现，
在新屋后的那棵桑树上，在浓密
的桑叶间，吱——吱——，一只
蝉开始了夏天的歌唱。

蝉声没有消失，再来的夏天
里，它成为极有韵味的诗歌；它
成为伍家屋场极为经典的绝唱。

我 一 直 在 想 ， 有 蝉 的 夏 天 ，
有蝉声的夏天，才是真正的夏天。

时光深处的蝉声
□伍中正

“嗖、嗖、嗖嗖……”两只小
鹦鹉——绿豆和兰花，正在阳光
房里在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飞
行秀”。它们时而贴着玻璃急速盘
旋，时而垂直俯冲，翅尖掠过，
还发出细微的声音。

突然，绿豆一个急转，“咚”
的一声闷响撞上玻璃，“歘”的一
声坠落；几乎同时，兰花也撞上
铝合金横条，“呯”地跌落在地，
几片羽毛打着旋儿缓缓飘落。

这对可爱的小鹦鹉，我悉心
照料一月有余。还记得初次喂食
的那天上午，露台花园里，我轻
轻打开鸟笼门，将一把粟米摊在
掌心伸进笼内，柔声唤道：“来，
绿豆兰花，吃米米哦——”兰花
率先侧过头，黑曜石般的眼珠滴
溜溜地打量我，试探性地挪动着
小爪子，每一步都谨小慎微。片
刻，它终于大胆地凑到我掌心吃
将 起 来 。 绿 豆 见 状 ， 也 凑 了 过
来，两只小家伙在我掌心啄食，
痒丝丝的。看着它们吃得欢快，
我灵机一动：何不让它们去到更
宽敞的阳光房里？

可 谁 能 料 到 ， 笼 门 刚 一 打
开，绿豆和兰花便如离弦之箭般
冲了出去。阳光房里，透明的玻
璃在它们眼中，竟成了广阔无垠
的天空。它们奋力拍打着翅膀，
一次次冲向玻璃，试图冲破那层
屏障，却一次次地被无情挡回。

它 们 看 不 见 那 层 透 明 的 界
限，就像我们常常忽视命运设下

的 安 全 线 。 所 以 ， 即 便 屡 屡 受
挫 ， 它 们 也 不 曾 放 弃 。 扑 扑 棱
棱，呼呼啦啦地撞击着，不甘不
休，那份执着令人动容，也令人
心疼。

这边，小鹦鹉们的“突围 ”
战得正酣，却见阳光房外跑来一
个身影，原来是小猫小亚循着动
静赶来了。它的眼睛瞪圆成大葡
萄，紧紧盯着玻璃房内飞舞的鹦
鹉。它弓起背，纵身一跃，前爪

“啪”地按在玻璃上，爪尖在透明
屏障上刮出刺耳的声响。见猎物
够不着，它便焦急的在外面上蹿
下跳，“嗷嗷”直叫，仿佛在宣
告：“这是我的猎物，谁也别想抢
走！”

这时，兰花正巧滑落在纱窗
网上喘息。小亚见状，立刻扑上
去 ， 两 只 利 爪 隔 着 纱 网 胡 乱 抓
挠，纱网被扯得凹陷变形。见此
情形，我的心骤然揪紧。

小亚不甘心，转而跑至水幕
墙边，对着那个被透明胶封过的
猫洞又抠又掏。我紧张地握紧拳
头，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可怕的画
面：一旦小亚闯进来，凭借着猫与
生俱来的捕猎本能，绿豆和兰花哪
里还有逃生的机会？我焦急地大
喊：“小亚，停下！”可它已被猎物冲
昏头脑，对我的呵斥充耳不闻，一
门心思想要突破封锁。万幸，猫洞
粘得很紧，小亚最终没能得逞，
我才稍稍松了口气。

另一边，绿豆又一次重重摔

落。我急忙跑过去，轻轻摩挲它
柔 软 的 翎 羽 ， 将 粟 米 递 到 它 嘴
边。可还没等它啄食，“乓”的一
声 巨 响 ， 兰 花 也 从 房 顶 直 垂 坠
下，躺地上一动不动。我心倏地
凉了半截，三步并做两步冲去查
看。只见兰花拖着一条微微颤抖
的小腿，眼神中充满无助。

“ 哦 哟 ， 兰 花 ， 受 伤 了 吗 ？
来、来，咱们不飞了！”我小心翼
翼地捧起它和绿豆，放进鸟笼，
然后将鸟笼提出阳光房。

而小亚全然不知猎物已经脱
险，它嗖地冲进室内，东嗅嗅，
西望望，对每一个角落进行着扫
荡 ， 连 茶 桌 上 的 大 果 篮 也 不 放
过。看着它那副执着的模样，我
既好笑又后怕，若那道屏障稍有
疏漏，恐怕此刻的阳光房已沦为
修罗场。

安顿好绿豆和兰花，我长舒
一口气，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
浸湿。那一刻，我发现，玻璃房
看似限制了绿豆和兰花的自由，
却也在不经意间成了它们的“庇
护”，将致命的危险隔绝在外。

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
常怨恨束缚，痛恨限制，可那些
看似困住我们的“枷锁”，或许正
是命运给予我们的别样保护。就
像 阳 光 房 的 玻 璃 ， 既 是 一 道 界
限，也是一层保护。万物皆有两
面，换个角度去看，羁绊你的，
说不定正默默为你抵挡着更大的
风暴！

羁绊，或许也是一种守护
□ 朱凤英

家 中 有 银 渐 层 折 耳 猫 一
只，女儿赠名“小丁香儿”，时
年一岁零三月。初时，我对猫
之厌弃如避尘秽——单是那永
无宁日的落毛纷飞，以及日日
躬身清理猫砂的琐碎劳役，便
足以令人生出无限烦忧。

小丁香儿降生同胞三只 ，
她最弱小，又天生折耳，身价
自然黯淡。恰逢家中鼠辈悄然
猖獗。妻力主“人才引进”，我
勉强应允，权当招纳一名捕鼠
警官，聊解鼠患。

家中零食，因妻持减重之
令，向来“坚壁清野”，鼠辈久
无油水可捞，踪迹几近于无。
后来家族添丁，人客渐稠，零
食丰盈；加之屋宇年迈，空调
管道缝隙豁开，竟为鼠辈悄然
洞开方便之门。初时只觉饼干
微动，疑是孩童手笔。待到春
日翻检衣柜，一股酸腥混杂尿
臊的浊气扑面袭来，才知大事不妙。阖家老少
十余双手齐动，楼上楼下翻箱倒箧，竟扫出鼠
粪数十粒！——那无声无息的啮食与秽污，已
悄然蛀蚀了日常的安宁。

小 丁 香 儿 初 临 寒 舍 ， 怯 生 生 一 声 轻
“喵”，竟径自踱入卫生间。只见她立于便盆
沿，前爪轻刨十数下，随即稳踞其上，屏息凝
神。须臾间，七八粒圆润之物便悄然入池。事
毕，复又轻刨边沿似有沙石覆盖妥当。整个过
程如行云流水般丝滑，竟无半点污浊外溢。那
银灰色底毛在灯光下流淌着月晕般的光泽，小
小身躯绷紧如弓，专注得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
使命——我一时怔在当场，向来对猫的成见，
竟被这小小生灵天生的洁癖撞开了一道缝隙。

过往我对猫素无好感，大抵源于文坛旧
闻：钱钟书与林徽因同住京城胡同，两家之猫
争斗不休，竟致主人隔空叱骂，最终情谊尽
断。猫在我心中，遂与“惹是生非”四字紧紧
勾连。

然而小丁香儿以其素洁自持，不由人不心
生怜爱。自此我每日奉上猫粮猫条，精心侍弄
猫草如护新苗。最妙是共赏鱼缸时光：她蹲踞
一旁，一双圆睁的杏核眼倒映着斑斓鱼影，那
对撑不圆满的折耳仿佛被无形春风抚过，微微
卷曲着聆听水声。人猫静默，室内惟闻墙上石
英钟的嘀嗒，细密地给猫咪喉间那低微如泉的
咕噜打着节拍。此般沉静，竟让浮生偷得半日
空灵，宅居之乐，莫过于此。

因了这位小主，知天命之年的我竟不得不
日日登高伏低，陪她楼上楼下追逐嬉戏。经年
累月，纠缠十余载的腰颈沉疴，竟在不知不觉
间遁形无踪。一日她新剪指甲，攀爬窗帘至高
处，一爪踏空，竟如银色绒球般跌落，跛行良
久，眼神无辜如蒙尘明珠，令人心尖揪痛。

三月前，小丁香儿周岁已满。夜阑更深之
际，忽有凄恻哀鸣破窗而出，彻夜不息，引得
小区外流浪公猫徘徊逡巡，将门外兰花花盆踏
得狼藉一片。原是春情萌动，远处有不可见之
爱意正隐隐召唤。忧虑添丁难养，只得狠心携
她至宠物医院行绝育之术。

术后的小丁香儿，仿佛被命运之手悄然削
去了一角魂魄。昔日那清越的呼唤彻底沉入寂
静，牵她外出散步，邻家那只威猛矫健的狸花
猫踱过眼前，她目光如止水，竟无丝毫涟漪。
她依旧温驯，最爱将两只前爪轻搭我膝，专意
享用猫条，仿佛那是世间至味。偶尔游戏间被
我逗恼，也不过是“啊呜”一口轻衔我手，待
我呼痛即松，眼中嗔意一闪即收。

然而饭量如常之下，她身形竟日渐单薄，
如今体重仅六斤有余，比术前锐减一斤。那份
沉默的消瘦，宛如灵魂深处有盏灯在缓缓调暗
——她常独卧窗台，银灰色被毛在暮光里仿佛
浸染了沉郁的灰蓝，圆睁的双眸里，昔日跃动
的星子似蒙上了一层薄雾。

夜深人静，我凝望她沉睡的身影，心中忽
涌起无名的怅惘。那一次冰冷手术，是否如一
道无情的闸门，骤然截断了她生命深处奔涌的
河流？春回大地，万物萌动，我们是否以爱的
名目，悄然剪断了自然赋予她的、通往未来的
生命链条？这温柔的剥夺，是否在无形中侵凌
了某种深不可测的生之尊严？

小丁香儿依旧在我膝头小憩，温热的躯体
如一片轻羽。窗外，今年的丁香花已谢了又
开，氤氲的香气浮动着，无声注入这方小小天
地。我指尖抚过她柔软的折耳，那里似乎仍收
藏着未曾唱出的生命旋律——这银灰色的小生
命，以无声的存在，将一道关乎选择与代价的
永恒疑问，轻轻搁在了人心柔软而幽深的角
落：我们以守护之名所行的截断，是否也悄悄
磨损了生命星辰原本浑然的光晕？

家
有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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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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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难忘那年到桑植毛垭红军村采访，收录当年红军童子
团战斗故事。

七月酷暑天，翻过陡峭的山，毛垭的木楼尽在眼前。
“辣椒是盐，苞谷壳叶当棉，推碗合渣就是过年！”采访曹
良轩,曹良轩总喜欢用民谣给我讲述当年他当童子团副团长
时红军艰辛过日子的情景。曹良轩已经九十二岁，住在毛
垭村苦竹溪组一栋古老的吊脚楼里，提起他当年加入童子
团的事，老人打开话匣子，向我讲述他当年的故事。

贺龙第二次来毛垭时，毛垭成立了红军童子团，由杨
光衡任团长，曹良轩任副团长，童子团共十一人，全是清
一色本地儿童，其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送情
报，探敌情，查叛徒，护送粮食，站岗放哨等。

“探敌情是我们童子团的主要任务！当时毛垭一带刚建
立根据地，敌人视毛垭根据地为眼中钉，多次派兵来毛垭抓
人、抢东西、烧房屋，害得毛垭人苦不堪言！”曹良轩最恨敌人
骚扰毛垭的暴行，为了让毛垭人免遭敌人残害，童子团开始
到周边打探敌情。

一次，毛垭里躲藏了二名受伤的红军将领。苦竹坪的
团防获悉，决定派兵来毛垭捉人。但团防带多少人？走哪
条路？什么时候出发？毛垭人无从得知，只好将这次刺探
敌情任务交给童子团，而团长杨光衡又去了梅坪，童子团
只剩下四名团员。即曹良轩、文和尚、王二妹、杨二保。

“你们化装去苦竹坪，侦查团防队情况!立即回毛垭告
诉我们！”毛垭农会主席李宏才告诉曹良轩侦察任务。

正遇扫书溪一个农家结娘出嫁到苦竹坪团防所，曹良
轩带着文和尚四人，随送亲队伍走进苦竹坪团防所。

团防所正在大摆宴席，团防头子刘平如娶媳，架十张
桌子赈酒，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曹良轩装扮成围鼓手，混在围鼓中打鼓，借机刺探敌
情。可敌人警戒半点没放松，无法靠近刘平如，就无法获
取情报。

好个曹良轩。他借给新娘送蛋茶的机会，接近刘平
如。刘平如对这个刚有锄头把高的儿童没有什么戒意。

晚上，刘平如喝得乱醉，吐了一地。机会来了。
曹良轩主动给刘平如倒茶，扫地，还打起了扇子，刘

平如看了看小曹，说：“好!留在我身边打杂!”
打杂就是帮刘平如扫地、端水、干杂活。曹良轩大

喜，干得更勤快了。
第三天，刘平如的副官来了，曹良轩故意躲开，然后

去听墙壁，只听刘平如说：“今晚半夜动手，活捉毛垭两个
红脑壳！”副手说:“去多少人？”刘平如说：“三十条枪全
带上，屋里留四枝枪守屋，你我都去！”

曹良轩暗暗记下后，迅速找到文和尚、王二妹、杨二
佬三个小秋伴，立即将此情报送到毛垭农会主席李宏才手
中。

为了迷惑敌人，曹良轩仍在团防所打杂。
文和尚三个童子团员翻山越岭将情报及时送到。农会

主席李宏才及时调整战斗部署，率领八名赤卫队员将二位
受伤的红军将领转移至龙潭坪，再从侧面迂回，悄悄赶到
苦竹坪团防所。曹良轩在半夜时将大门打开，李宏才等人
冲击团防所，缴了四名团丁的枪，一举将苦竹坪团防所捣
毁。

而刘平如带着团丁却在毛垭扑了空，却不知道是栽在
谁手里。当刘平如赶到龙潭评，得知老巢被捣毁，突然想
到了身边打杂的小良轩，方知上当。“一定是那个叫曹良轩
的鬼小子通风报信的!老子一定要活捉他！”

这时，曹良轩早已和李宏才等赤卫队员唱着歌往毛垭
方向前进。“文和尚、王二妹、杨 二佬,你们干得好呀！”当
发现文和尚三个童子团员拿着红梭标向他飞跑而来时，曹
良轩不禁连连称赞。

曹良轩勇猛不怕事，敢于和敌人斗争。“刘平如一共捉
我三次!”曹良轩笑着说：“因我得罪刘平如，刘平如在一
九三五年冬突然派兵来毛垭捉我，那时毛垭红军都参加长
征去了，我因年小就住在村里。为了安全，我当时搭个草
棚在一个山头住，刘平如在村里探来探去，就是找不着我
躲藏的地方——那个草棚是个跛腿猎户住所，我白天进山
晚上回棚，黑灯瞎火，刘平如哪里找得着？又把我老家房
子烧掉了。”

“你不怕刘平如报复吗？”我问。
“怕反动团防头子干嘛？他们纯是酒囊饭袋，拿条破

枪，到处欺压百姓。有一次我痛打他一顿，他把我毫无办
法！”曹良轩性格很爽直，说话直来直去。

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苦竹坪赶场。那天刘平如又挎
一支短枪，喝得醉醺醺，提瓶酒在人群里闯。人们都怕
他，给他让路。曹良轩正好赶场，戴了顶草帽，混在人群
中。这时前面有人打架，人群拥来拥去，曹良轩想报仇，
就怀揣三块石头，趁混乱朝刘平如脸上砸去，刘平如没有
防备，被打得鲜血直流。刘平如朝天放枪，看见是曹良轩
投石头捣乱，连声高叫：“抓红脑壳！”曹良轩又是一石砸
中刘平如的肚子上，刘平如惨叫：“来人啊！红军要杀老
子！”几个团丁慌忙跑上前护驾，曹良轩钻进人群里跑了。
过了几年，曹良轩又长高了，刘平如那里认得出？”

“后来刘平如知道是我打了他，派兵到处捉我。后来，
解放军来了，剿杀了刘平如这个坏蛋!”曹良轩说。

“我当童子团副团长，为红军和人民做了一些有意义的
事，谈不上立了什么汗马功劳!但我们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特
殊环境能和白匪作斗争，需要一种信心，一种勇气，一种
毅力，更需要一种精神！”曹良轩的话讲得很浅显，却又很
深刻。

如今，毛垭的山依然高高耸立。而当年的童子团副团
长曹良轩就像一座山，巍峨，挺拔，久经风霜，饱经忧
患，却依然那么高大，那么雄伟和朴实。我在采访本上这
样留言。

如今，离这次采访又过去了十六年。曹良轩老人也去
世了。但他的故事永远激励我前进。因为当年当童子团副
团长的曹良轩，他的勇敢、机智，他的果断与血性，还有
他为民族解放敢于牺牲的精神，闪着人性美的光芒，永远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光 （小小说）

□ 谷俊德（白族）


